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儿童节就要到了，关于童年，
你有哪些记忆呢？市民李东方今年
50 岁，是一名保安。关于童年，他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童谣。“我小时候
那些童谣，现在的孩子哪儿听说过
啊。”李东方说。

李东方家住郾城区黄河西路附
近，是地道的“老漯河”。说起自己
的童年，50 岁的他不由笑开了花。

“我小时候是俺家那一片的孩子王，
调皮捣蛋。”李东方告诉记者，童年
时的游戏至今仍历历在目，尤其是
那些充满趣味的童谣，他没事时就
会回味一下。

“鸡髻翎 （音），像大刀，恁里
人数叫俺挑，挑谁，挑二梅 （人
名，可任意换），二梅不在家，挑恁
姊妹仨。”李东方说，这个童谣是大
家游戏中用的，两队小朋友手拉手
相对而立，中间隔一两米的距离，
一队小朋友商量好，挑对方队列中
的二梅或其他小朋友，大家就扯开
嗓子喊起这个童谣，随后二梅或被
挑中的小朋友奋力跑向这一队，力
图将任意两个小朋友紧拉的手撞
开，撞开了就可以带对方队列中任
一人回自己的队列， 撞不开就留在
这个队列。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在大街上
就开始玩了，攒着劲撞，使劲拉紧
手。”李东方回忆道。

“谁家的小孩儿不出来，掂住尾
巴撂 （音） 出来，谁家的小孩儿不
露头，掂住尾巴告告 （音） 油。”童
年虽然已经过去，但这些童谣，李
东方至今记得很清楚。“谁家不让孩
子出来玩，我就领着一群孩子冲他
家喊，喊得大人急了，就让孩子出
来跟我们玩。”

李东方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玩
的游戏，现在的孩子听都没听过。

“摸树猴、斗鸡单腿跳、链子枪、摔
面包、叠三角……”说起童年玩的
游戏，李东方一脸开心，他还现场
给记者叠起了“三角”和“面包”，
并讲解具体玩法。“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玩法，童年就是开心！”李东方
说。

远去的童谣

□郑曾洋

“六一”将至，微信群里，朋友们
纷纷追忆各自童年做过的趣事，晒出
各自童年时的照片，用这种方式寻找
曾经的美好与纯真。

恍惚中，仿佛梦回三四十年前。
那时候，不能上网聊天，更没有

手机游戏消遣，但我从来也没觉得寂
寞孤单，因为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小树林、河堤上、房前屋后，我们可
以随便找到玩耍的场所，一玩起来便
忘记回家吃饭。

那时候，一把洋火枪、几个玻璃
球、一本小人书足以让小伙伴们爱不
释手，推铁环、打四角、扔沙包、跳
皮筋、打弹子、跳山羊、漂花船、挑
秫秆、爬树掏鸟窝、搬砖垒城墙……
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为游戏的工
具，每一样游戏都能玩出新花样。

那时候，空气还没有受到污染，
天空一片湛蓝，晚上可以看牛郎织女
星，还有整个银河霄汉。村子南边的
小河，清澈见底，一到夏天，我们就
三五成群结伙去河里洗澡，河里的小
鱼咬脚趾头都能看得见。

那时候，没有吃过大鱼大肉，更
没有见过洋快餐，虽然一日三餐只有
粗茶淡饭，吃起来却是那样香甜。最
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
衣戴新帽，可以吃上饺子，甚至带肉
的好饭。

那时候，对未来充满期盼，今天
幻想自己将来当科学家，明天又幻想
自己当解放军，后天丢了五毛钱突然
又想当警察，看了 《少林寺》 后突发
奇想，想到少林寺出家当个小和尚，
将欺负过自己的那些赖货打得哭爹叫
娘，跪地求饶。

时光匆匆，弹指三四十年，我已
经永远告别了童年，童年时梦寐以求
的好日子似乎已经过上了，在城里买
上了房子，现在又买了车，吃的穿的
用的都是童年时想都不敢想的，但心
里却总是怅然若失。得到了许多，也
失去了许多。人到中年，再也见不到
童年时那张张纯真的笑脸，每天感受
到的除了累就是烦。只有跟学生在一
起的时候，那种充实和快乐才会填满
心田。

永远逝去的童年，恍惚中，我又
一次梦回你的身边。

那时候

□邢德安

儿时的夏天，我们常到村边的
坑里捉泥鳅，其实，说是捉泥鳅，
也不过是嬉水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真正捉到的泥鳅少得可怜。

坑里的水并不深，周围长满了
树，每逢下雨天，村子里的水流进
坑里，那坑便大了许多。青蛙不停
地叫着，三五成群的红色蜻蜓贴着
水面飞来飞去，偶尔有一条野生的
小鱼浮上水面，搅起阵阵涟漪。坑
里有了水，极大地方便了村里的人
们。午饭后，妈妈、婶婶们会来到
坑边树荫下，边乘凉边洗衣服；饲
养员会牵着牲口到坑边饮水；伯伯
叔叔们则用手扳着坑边的树，把从
地里带回来的满脚泥土涮进坑里。
大人们各人忙各的，有说有笑，而
我们则肆意地在坑里闹个不停，溅
起的水花弄湿了妈妈们的衣裳，她
们举起棒槌做出要打的样子，我们
便钻进水里无影无踪。一阵喧嚣过
后，有点累了，便游到坑边，有的
打滑梯，有的捉泥鳅。由于树上的
落叶长年累月地沤在坑里，坑边的
淤泥很滑，为我们打滑梯准备了良
好的条件。伙伴们坐在坑沿上，并
拢双腿，一直滑向水里。记得有一
次，狗蛋的屁股被坑沿边的草根划
流血了，他一看到血，惊慌失措，
忙去找妈妈，周围的婶婶们逗他
说：“哎呀，不好了，狗蛋，流这么
多血，肯定活不到明天了。”狗蛋一
听，号啕大哭，乐坏了坑边的人。
常言说“吃泥鳅不怕糊涂眼”，为了
能捉到泥鳅，我们两条胳膊全部扎
进泥里，直到肩膀，全身没有一处
干净的地方，连鼻子眼都分辨不出
来了。闹腾半天，不停地在泥里水
里出出进进，被太阳一晒，浑身黑
亮黑亮的，倒真像一条泥鳅了。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美好的
光景已经不再，但我仍怀念那坑、
那水。

捉泥鳅

□韩月琴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许多快乐的
时光是在姥姥家度过的，那些时光像璀
璨的金子，闪亮了我美丽的童年。

姥姥家的村子距离我家大约有五六
里地。那时候，他们村以种植番茄为
主，家家户户都有大片的菜园。村里人
总是在春节以前就把番茄苗培育好，栽
在塑料大棚里，一开春，天气暖起来，
掀开大棚，番茄苗已经窜起老高了。待
到麦收时节，番茄就大面积成熟了。每
当这时候，学校就放麦收假了。放了
假，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帮姥姥看番
茄。那时候姥姥家没有适合看菜园的小
孩，舅舅和姨们已是成人，他们有更重
要的工作，十多岁的我就成了看管菜园
的最佳人选，而我也乐于接受这个任
务。因此每到番茄成熟的季节里，我都
会被接到姥姥家住上一段时间。

早饭后，姥姥收拾停当，一家人就
各做各的事去了，我也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去菜园看番茄。对于我来
说，看管番茄是再惬意不过的享受。到
了菜园，先去园里转一转，挑选个大、
鲜红的番茄，摘几个，拿到地头，坐在
小屋前的板凳上，沐着习习晨风，大口
大口地吃。大快朵颐之后，抹抹嘴，带
着心满意足的小幸福，开始在菜园里寻
找乐趣。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一
块菜园足以带给我整个夏天的快乐。最
吸引我的首先是散布在菜园四周的各种
各样的小野花，带着露珠，尽情展现它
们的美。这儿掐一朵，那儿折一枝，不
一会儿，就折了一大束姿态万千的野
花，越看越喜欢。陶醉够了，找个空瓶
子，装进半瓶水，把花放进去，再把花
瓶放到小屋前，另寻其他乐趣去。最有
趣的就是捉蝴蝶了，有野花的地方自然
有蝴蝶，用衣服扑，用手抓，用花朵引
诱……千方百计，能捉住一只就是最大
的收获。折腾半天，又累又渴，再去番
茄地里转一转，顺手牵羊摘几个番茄，
去地头的井里拔上来一小桶水，用手捧
着喝几口，甜津津的，沁入心脾。然后
把番茄放进桶里冰一会儿，冰过的番茄
吃起来非常爽口。至今回忆起来，那酸
酸甜甜的味道依然令我满口生津，回味
无穷。吃饱喝足，伸个懒腰，困意就来
了，躺在小屋的床上，美美睡一觉。睡
醒之后，常常已近中午。

岁月虽已远去，记忆却像昨天。隔
着遥远的时空，每每回忆起这些陈年旧
事，总会有美丽的情愫盈润心底。

番茄园“小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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